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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適
（
一
八
九
一
至
一
九
六
二
年
）
，
漢
族
，
安
徽
績
溪
人
，

他
是
現
代
中
國
學
者
、
詩
人
、
歷
史
家
、
文
學
家
、
哲
學
家
，
因
提

倡
文
學
革
命
而
成
為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領
袖
之
一
，
而
中
國
現
代
戲
劇

史
上
的
第
一
個
話
劇
劇
本
，
也
出
自
他
之
手
筆
。

胡
適
少
年
時
代
，
愛
看
徽
戲
，
還
和
兒
時
的
朋
友
，
在
田
裡
扮

演
﹁三
國
﹂
、
﹁水
滸
﹂
之
類
的
舊
戲
。
一
九
一
零
年
他
留
學
美
國

，
開
始
對
西
方
戲
劇
產
生
興
趣
，
他
非
常
喜
歡
易
卜
生
的
戲
劇
，
尤

其
推
崇
易
卜
生
的
個
性
解
放
和
個
人
主
義
，
對
於
當
時
反
對
宗
法
專

制
主
義
傳
統
勢
力
的
束
縛
，
是
有
積
極
意
義
和
衝
擊
力
量
的
。
一
九

一
七
年
自
美
歸
國
後
，
他
琢
磨
着
改
良
中
國
的
舊
戲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月
胡
適
在
《
新
青
年
》
第
五
卷
第
四
號
上
發
表
了
《
文
學
進
化
觀

念
與
戲
劇
改
良
》
一
文
，
提
出
戲
劇
改
良
問
題
。
胡
適
的
這
篇
論
文

，
猛
烈
地
攻
擊
了
中
國
舊
戲
的
﹁團
圓
迷
信
﹂
，
提
倡
﹁悲
劇
觀
念

﹂
，
反
對
舊
戲
的
﹁連
台
本
﹂
和
表
演
的
程
式
化

。
易
卜
生
的
戲
劇
，
在
民
國
初
年
有
許
多
被
翻
譯

成
中
文
，
有
些
劇
作
家
在
創
作
方
面
，
不
僅
把
易

卜
生
劇
中
的
思
想
搬
過
來
，
甚
至
連
戲
劇
衝
突
的

組
合
，
故
事
敘
說
的
形
式
等
等
，
也
都
一
起
摹
仿

了
。
胡
適
寫
的
獨
幕
劇
《
終
身
大
事
》
，
便
是
倣

傚
易
卜
生
的
最
早
和
最
突
出
的
例
子
。

一
九
一
九
年
初
春
，
有
幾
位
留
美
歸
國
的
朋

友
來
找
胡
適
，
說
北
京
的
美
國
大
學
同
學
會
要
開

一
個
宴
會
，
中
國
的
會
員
想
在
那
天
晚
上
演
一
齣

短
戲
，
請
胡
適
編
一
個
英
文
劇
本
，
他
爽
快
答
應

了
。
經
過
幾
天
的
醞
釀
後
，
胡
適
一
氣
呵
成
，
在

一
天
之
內
便
用
英
文
寫
成
了
獨
幕
劇
《
終
身
大
事

》
。
但
因
為
找
不
到
女
角
色
，
戲
沒
有
演
成
；
劇

本
被
朋
友
拿
去
，
發
表
在
英
文
的
《
北
京
導
報
》

上
。
隨
後
，
有
一
個
女
子
學
校
要
排
演
這
齣
戲
，

胡
適
便
又
把
它
譯
成
了
中
文
。

胡
適
所
著
《
終
身
大
事
》
刊
登

在
一
九
一
九
年
出
版
的
《
新
青

年
》
（
第
六
卷
第
三
號
，
見
圖

）
，
收
於
一
九
三
五
年
七
月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出
版
的

《
中
國
新
文
學
大
系
．
戲
劇
集

》
內
。
這
便
是
我
國
現
代
文
學

史
（
新
文
學
史
）
上
，
第
一
個
公
開
發
表
的
話
劇

劇
本
。一

九
二
三
年
九
月
，
在
洪
深
、
歐
陽
予
倩
、

應
雲
衛
的
策
劃
下
，
上
海
戲
劇
協
社
在
上
海
首
演

《
終
身
大
事
》
，
產
生
了
強
烈
的
社
會
反
響
。
劇

本
寫
少
女
田
亞
梅
同
陳
先
生
戀
愛
的
波
折
。
田
母

相
信
觀
音
菩
薩
和
算
命
先
生
，
認
為
：
﹁逆
天
終

有
禍
，
婚
姻
不
到
頭
。
﹂
田
父
雖
然
一
再
聲
言
要

打
破
迷
信
的
風
俗
，
反
對
妻
子
求
菩
薩
找
算
命
先

生
，
但
又
打
不
破
封
建
陳
規
，
認
為
田
、
陳
五
百

年
前
是
一
家
，
田
陳
通
婚
要
被
﹁革
出
祠
堂
﹂
。

田
女
勇
敢
地
衝
破
這
些
封
建
迷
信
和
傳
統
習
俗
的

阻
撓
，
留
下
一
張
字
條
，
說
：
﹁這
是
孩
兒
的
終

身
大
事
。
孩
兒
應
該
自
己
決
斷
。
﹂
便
離
開
家
庭

，
坐
陳
先
生
的
汽
車
走
了
。
劇
本
明
顯
地
汲
取
了
易
卜
生
的
社
會
問

題
劇
的
思
想
和
手
法
。
劇
中
女
主
角
田
亞
梅
，
就
是
一
個
中
國
的

﹁娜
拉
﹂
。
洪
深
在
《
中
國
新
文
學
大
系
．
戲
劇
集
．
導
言
》
中
說

：
﹁在
封
建
勢
力
仍
然
強
盛
的
中
國
，
是
沒
有
女
子
敢
﹃做
﹄
娜
拉

，
但
這
正
說
明
了
這
齣
戲
的
意
義
…
…
田
亞
梅
是
那
個
時
代
的
現
實

人
物
，
而
﹃終
身
大
事
﹄
這
個
問
題
，
在
當
時
確
又
是
一
個
亟
待
解

決
的
問
題
，
所
以
也
可
以
說
是
一
齣
反
映
生
活
的
社
會
劇
。
﹂

獨
幕
話
劇
《
終
身
大
事
》
是
在
﹁五
四
運
動
﹂
前
後
的
時
代
背

景
下
產
生
的
，
劇
情
雖
然
比
較
簡
單
，
但
有
鮮
明
的
反
封
建
、
反
束

縛
的
主
題
，
它
的
出
現
不
僅
對
社
會
問
題
劇
的
創
作
和
演
出
具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
而
且
對
改
變
傳
統
戲
劇
以
唱
腔
為
主
和
程
式
化
的
表
演

，
在
藝
術
形
式
上
有
創
新
意
義
。

半個多世紀以前，哲學家
馮友蘭曾指出： 「中國的聖人
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國的
哲學也是既入世又出世的。隨
着未來的科學進步，我相信，
宗教及其教條和迷信，必將讓

位於科學；可是人的對於超越入世的渴望，必將
由未來的哲學來滿足。未來的哲學很可能是既入
世又出世的，在這方面，中國哲學可能有所貢獻
。」

當代學者宋志明撰文闡釋 「和合心態」，是
對中國哲學進行了一番有意義的梳理。這種梳理
，涉及到儒、道、釋三家。

儒家的精神趣旨，可以概括成三個字，就是
「拿得起」；用兩個字來概括，就是 「有為」；

用一個字概括，就是 「張」。儒家主張立德、立
功、立言，主張幹事，主張積極有為。孔子孟子
為什麼周遊列國？就是要找事幹！他們憂國憂民
，古道熱腸，心懷天下，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都是呆不住的聖賢。儒家好比糧食店，是人們
精神的加油站，激勵着人們前進。糧食對所有的
人都重要，因為離開糧食人會活不了。

道家的趣旨是 「想得開」；用兩個字來講，
叫做 「無為」；用一個字概括，就是 「弛」。表
面上看，道家的主張和儒家的似乎相反，實際上
互為補充。學會緊張，是一門學問；學會放鬆，
同樣是一門學問。對一個人來說，兩者都不可缺
少。《禮記‧雜記下》寫道： 「張而不弛，文武
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也。」我們在諸葛亮身上，可以看到儒道
互補成功的範例。諸葛亮的人生信念是 「非淡泊

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淡泊」、 「寧靜」體現出道家
的趣旨， 「明志」、 「致遠」體現出儒家的趣旨。當你身陷逆境
的時候道家會告訴你：不要陷入精神痛苦中不能自拔，要想得開
，看得遠，明白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道理，因為
安時處順的生存技巧經常是人們的需要。道家好比是個藥店，當
一個人遇到精神困惑的時候，光吃飯不行，還需要吃藥。

佛家的精神趣旨是 「放得下」，用一個字來講，就是 「空」
。如果用佛家的術語講， 「放得下」就是要看破紅塵，去除我執
和法執，把精神追求的目標定在彼岸的極樂世界。佛家並不反對
男婚女嫁，只是不認同世俗的愛情觀。按照佛家的說法，兩個人
結為夫妻，乃是因緣所致。

「因緣和合，幻象方生」，關情何事？放下惱人的煩惱吧，
不要再為情所苦了！佛家像一個精品店，它要化解人生的種種煩
惱，達到精神上的解脫，主張一個人在對永恆的極樂世界的嚮往
中，讓心靈得到淨化。

儒道兩家是從中國本土上生長出來的學問，主要是講人生哲
學。儒家告訴人該如何堂堂正正地度過一生。道家則告訴人該如
何輕輕鬆鬆地度過一生。至於人死了以後會怎樣，兩家都不怎麼
在意。佛家是從印度引入的學問，主要是人死哲學。

佛家為人設計了 「終極關懷」之所，標示出超越的精神取向
，告訴人如何乾乾淨淨地辭別塵世。綜合運用三家學問，拿得起
，想得開，放得下，生死大關都能勘破，就有了一種健全的 「和
合心態」。因之，人方方面面的精神需求，都可以在中國哲學裡
得到解決。

「和合」一詞裡的 「合」，指人的多種精神訴求的集合。多
種訴求，可能衝突，若能成功化解，便進入 「和」的狀態。 「和
」有別於 「同」，孔子力主 「和而不同」，就是想把人的多方面
的精神需求統一起來，協調起來。

有位朋友，在杭州
一家外貿公司做業務員
， 怎 麼 形 容 他 的 拚 命
呢？

在他的租住的居室
裡，到處是即食麵的袋

子。他說除了應酬，要麼吃快餐，要麼吃即食
麵。因為天天跑工廠，下單子，和客商談判，
時間是以分計算的。他又在老家開了一家批發
店，每周還需進貨，實在太忙了。

杭州房價貴，他的目標無非要 「拚」下一
套房，買下一輛車，然後與女朋友體體面面地
結婚。

得到他噩耗是在前年秋天，他得了直腸癌
，而且是晚期。因為工作太忙，錯過了最佳的
治療時間。我去看望，他精神尚好，已知去日
不多。他躺在床上，床前堆滿了藥瓶。我坐在
他身邊，不知怎樣與他交談，我努力尋找些輕
鬆的話題。

他卻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看來是老
天讓我休息。」我下意識地說： 「是啊，你平
時太忙了，病了，倒是應該好好休息一下了
。」

話剛出口，我覺得不妥。再看朋友，他的
眼角突然滑出了兩滴淚，他的頭一側，淚水從
臉頰上滾落下來。

他說： 「我賺了不少錢，才發現這不是快
樂。現在總是想起以前我與你們在一起讀書、
打球，違反校規去看電影的日子，那些日子真
是快樂。」

一個月後，他去世了。
朋友的離去，讓我知道生命無常。每當為

自己設定的目標勞作得腰痠背痛時，每當為爭
強好勝，欲罷不能時，我就會突然想起這位已

在天堂的朋友。我要的難道是這種感官上的快樂嗎？自己想
要的東西，真的是傳說中的快樂？星雲大師有幾句箴言：把
自己當作別人，把別人當作自己，把別人當作別人，把自己
當作自己。這是多麼富有哲理的話，快樂其實就是超然世外
。並不取決於外在環境，而是取決於內在準則。那麼，這世
間許多事物本身並無所謂好壞，全在我們怎麼去看。沒有錢
就不快樂嗎？沒有房就不快樂嗎？……一切都未必。

有位小學老師，從業三十多年了。她對我說了一句令人
驚訝的話： 「作為一個有三十年教齡的老師，我的工作，就
是為了讓孩子快樂！」

她說： 「成績和快樂比起來，哪個更重要？」
我頓悟。
我一直在教育孩子要比別人優秀，學書法、學鋼琴、學

歌唱……每每考試成績不理想時，就責備他，懲罰他。一到
考試，兒子就怕，生怕自己考不好，小小年紀就有了很大的
壓力。記得在幼兒園時，他最怕吃蘿蔔。但有一次他卻因為
吃蘿蔔得到了老師獎勵給他的小紅花。他為了得到那朵小紅
花，吃了自己不情願吃的東西。

傳統教育從來不會考慮個性教育，它的目標就是先把人
培養一個 「服從集體」、可以忍辱負重的人，然後告訴他們
只有比別人好，才會有出息。為什麼那麼多人失去了快樂？
就是從最初的教育理念開始的，從孩子出生開始，我們就在
教育孩子要掌握更多的知識，但從來不會教給孩子該如何快
樂地生活。白岩松說過這樣一段話。一個從小就接受爭先教
育的孩子，長大之後是可怕的，他的成長過程不僅失去了歡
笑，而且他在走入社會後，假如成為領導，他會不考慮員工
自身感受，把員工看做是一種簡單勞動力來使用；如果是一
個普通人，那麼他就會苛求自己，讓自己在所謂的 「奮鬥」
中窮其一生，至死也不明白，他到這個世上是幹什麼來的，
他笑過了沒有，他有沒有享受過快樂。這世界最快樂的人，
並不是最成功的人，而是有一些有趣思想的人。

在哥倫布以前一千年
，航海者是依靠太陽和星
星、氣流、水流和上帝的
聲音來導航，這些英勇的
航行者為尋求夢中的樂園
，穿越了千萬海里的路程

，歷盡無數的風險，終於發現了一個神奇而美麗
的地方：一座從蔚藍的海上升起的宛如明珠般古
老的島嶼。這座綠色的島嶼充滿了神奇的魅力，
在這裡他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夢想，並稱之為夏
威夷。

夏威夷群島是由一顆顆似美麗珍珠般的島嶼
鑲嵌而成的，這裡有最大的黃金海灘和最長的海
岸線，這裡有最熱情的草裙舞和最燦爛的陽光笑
容，這裡有你需要的寧靜和舒適，也有你需要的
繁華和喧鬧。今天的夏威夷是在所有來過、停留
過和再次回來者的夢想中建設起來的，夏威夷獨

特而豐富的多元文化是由古夏威夷人及原居本島
的玻里尼西亞人的歷史共同交織而成的。在這裡
，你不僅有機會體驗到夏威夷獨特的多元性，更
能感受到夏威夷特有的浪漫和優雅。

夏威夷語言裡並沒有 「浪漫」這個字，
「Ho nsnea」可以算是最貼切這個意思的字了

，它的意思是 「在歡愉中度過時光」，無論你是
打算度蜜月、舉行婚禮或是和愛人共度一段難忘
時光。當你來到夏威夷尋找浪漫時，你會發覺自
己置身於夏威夷特有的花卉所散發的甜美芳香裡
，你可以在星光閃閃的海灘上享受美麗的月光、
色彩繽紛的天空與海洋，隨着清爽宜人的夜風聆
聽結他及夏威夷傳統樂器彈奏出來的悠揚樂聲，
還有掛着可愛笑容的孩子們會為你送上美麗的花
環。然後，你自然能體會為什麼夏威夷不需要特
別用一個字眼來形容 「浪漫」，因為在這個地方
，浪漫的感覺已經與日常生活融為一體了。而優

雅更是夏威夷的一個景致。大海隨着陽光的跳動
時時變換出迷人的色彩，人們坐在海灘上的遮陽
傘下，坐在椰樹的陰影裡，喝着杯中芬芳的咖啡
，輕輕地交談。孩子們在海灘笑着跳躍着，戀人
們則選一隅竊竊私語。當夜幕降臨，那如水晶般
的酒店開始煥發出活力，人們身着盛裝向這裡款
款走來，當悠揚的樂聲響起，舞姿翩翩、裙袂飄
揚。夏威夷是一個美麗的島嶼，它既傳統又很現
代，從繁華的世界名店雲集的威基基鬧區，到未
被污染的無人海灘，無不體現出美國先進的科技
、人文系統中依然保有夏威夷本土文化及內斂嚴
謹的積極衝動。如此奧妙的配合，造就了獨一無
二的旅遊、進修學習及投資的天堂，這就是夏威
夷。

夏威夷島嶼的火山口像一個個閃亮的星星，
這裡的瀑布像飄浮在半空中的緞帶……這裡還有
許許多多的景色等着你來領略、等着你來欣賞。

如果說報頭是一張報紙名
字的話，那麼副刊刊名便是這
張報紙的筆名；如果說一張報
紙是首詩的話，那麼副刊刊名
就是這首詩的 「詩眼」！多年
來，喜歡碼字的我，像尾魚一
樣在浩如煙海的報紙副刊刊名

中遨遊，汲取營養，享受愜意，收穫美感，開闊胸
襟。

很多副刊刊名具有較高的文化底蘊，很好地繼承
和弘揚了中華的詩詞文化，那些在歷史的長河中沉澱
下來的詩詞精粹，在副刊刊名中熠熠生輝：《合肥晚
報》的副刊名曰 「杏花村」，取自唐代詩人杜牧膾炙
人口的《清明》：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
村」；該報的另一副刊刊名 「逍遙津」，既合 「曹操
平定漢中地，張遼威震逍遙津」之典，又取自 「的盧
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肥；退後着鞭馳駿騎，逍
遙津上玉龍飛」之詩；《鐵嶺日報》副刊刊名 「二月
花」，取自杜牧詩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
花」一句；《新民晚報》副刊刊名 「夜光杯」，取自
唐代詩人王翰的《涼州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
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達州晚報》的副刊 「巴山夜雨」取自唐代詩人李
商隱的《夜雨寄北》：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
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說巴山夜雨時。」《大

河報》的副刊刊名 「河之洲」，取自《詩經》的開篇
之作：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還有一些報紙的副刊刊名居然就是詞牌名，讀
來讓人讚佩不已，如《天津日報》的副刊刊名 「滿庭
芳」。

好多政府機關報、晚報的副刊刊名取材於當地具
有代表性的名勝。如《安徽日報》的副刊刊名名為
「黃山」。黃山乃安徽名山，泰山之雄偉，華山之險

峻，衡山之煙雲，廬山之飛瀑，雁蕩山之巧石，峨眉
山之清涼，黃山無不兼而有之。明代旅行家、地理學
家徐霞客兩遊黃山留下了 「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
來不看嶽」的感慨。天門山乃張家界境內名山， 「天
門洞開雲氣通，江東峨嵋皆下風」，所以《皖江晚報
》的副刊刊名為 「天門山」。此外，《福建日報》的
「武夷山」，《鞍山日報》的 「千朵蓮」（千山全名
「千朵蓮花山」），《江西日報》的 「井岡山」，

《哈爾濱日報》的 「太陽島」，《寧夏日報》的 「六
盤山」，《運城日報》的 「鸛雀樓」，《寶鋼日報》
的 「吳淞口」等，也都是這種類型。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副刊刊名中，一片水光瀲
灩：《銅陵日報》的副刊刊名 「天井湖」，《清遠日
報》的副刊刊名 「北江」，《大連日報》的副刊刊名
「星海」，《張家港日報》的副刊刊名 「暨陽湖」，

《常德日報》的副刊刊名 「沅江」，《湖南日報》的
副刊刊名 「湘江」，《瀋陽日報》的副刊刊名 「萬泉

」（河），《淮安日報》的副刊刊名 「洪澤湖」，
《右江日報》的副刊刊名 「澄碧湖」，《濟南日報》
的副刊刊名 「趵突」（泉），真可謂是 「水光瀲灩晴
方好，濃妝淡抹總相宜」！

特色、特產、特點，是一個地區的立身之本。所
以，好多報紙發揮媒介的獨特優勢，藉副刊刊名為一
方造勢。拉薩有 「日光城」的美譽，所以其副刊就定
名為 「日光城」；雪蓮花是西藏的特產，舉世聞名的
珍稀藏藥，所以《西藏日報》的副刊就命名為 「雪蓮
花」；黃刺玫是阜新的市花，富有 「朵朵精神葉葉柔
，雨晴香拂醉人頭」的情趣，所以《阜新日報》的副
刊即命名為 「黃刺玫」；朝陽地區的牛河樑紅山文化
被譽為是 「東方文明的新曙光」，朝陽因此名揚天下
，所以《朝陽日報》即將 「牛河樑」作為副刊刊名。
天津是一個濱海城市，所以該市的一些報紙副刊刊名
都較好地體現了 「濱海」這一主題，讀來給人以一種
海浪滔天、奮進向上的力量。如《濱海時報》的副刊
名曰 「望海潮」，《渤海早報》的副刊名曰 「渤海潮
」，《都市便民報》的副刊名曰 「白浪花」。

現代偉人的大氣之作經歷了歲月的淘漉而倍加閃
耀，成為一些報紙副刊的焦點，如《內蒙古日報》的
副刊刊名 「北國風光」，即暗含了毛澤東那首大氣磅
礴的《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
雪飄……」《攀枝花日報》的副刊刊名 「金沙水拍」
，讓人頓時置身於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
寒」的驚心動魄場面。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閒暇時
，遨遊於報紙的副刊之中，遍覽山川風物，探訪人文
風土，胸間既有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之感觸，又有 「便覺眼前生意滿，東風吹水綠差差
」的快意，真是沉醉其中，樂不思蜀！

（請本文作者與編輯聯繫─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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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訥言敏行」梅貽琦 王誦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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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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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氣息 （攝影）李增元


